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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传》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与《孟姜女哭长
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
传说。千年的白蛇化作美貌女子，下山找到恩人许仙，并以身
相许来报恩，后来被金山寺法海和尚看破，扣留了许仙。为救
出丈夫，白娘子施展神通“水漫金山”，终不敌法海，被压在西
湖雷峰塔下。白蛇故事除了可歌可泣的爱情，还有精彩的神
魔斗法，以及许仙之子高中状元的大团圆结局。白蛇故事自
南宋起开始流传，大致有口头传说、戏曲曲艺、通俗小说三种
形式，经历了民间话语和文人书写的多重塑造，才有了今日
的面貌。

白蛇前传

白蛇故事的源头可追溯到唐代，郑还古《博异志》中有一
篇小说《李黄》，主人公李黄路遇一白衣娘子，见其“绰约有绝
代之色”，不由得心生爱慕，一路跟随至白衣娘子家中，欲结
百年之好，其家中又有一青衣妇人，是白娘子之姨，白蛇和青
蛇的原型或从此处化来。李黄与白衣娘子同居三日，仆人发
觉李黄身上“有腥臊气异常”，不由得惊异。回家后，李黄便
卧病不起，家人掀起被子一看，他的身子已经融化为水，
只剩头。家人去白衣娘子家寻访，只见一座空园，一棵皂
荚树，附近的人说“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这时家人才联
想到，那个白衣女子可能就是白蛇所化，故事到此戛然而
止。早期的白蛇故事，显然带有训诫的意味，强调“妖由人
兴”的价值观念——正因为李黄贪恋美色，妖怪才有机可乘。

还是在唐代，另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巨蛇故事。《旧唐书》
载：“天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于芒山下。胡
僧无畏见之，叹曰：‘此欲决水注洛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数
日蛇死。”故事说的是洛阳有一条巨蛇，要发大水淹没洛阳
城，最终被高僧善无畏降伏。这个故事里已经有了僧人降伏
蛇妖的情节，如果进一步深究，该故事是中古时期常见的“胡
僧降龙”母题，是随着佛教东传的故事，而佛教中的龙本来是
指“那伽”大蛇，具有司雨的职能，故而能掌控水。而在中国
传统中，洪水俗称为“走蛟”，俗传蛟似蛇，蛰伏在山中，遇到

雨季就会冲出，造成洪水灾害，南朝任昉的《述异记》就认为
蛇五百年化为蛟，而蛟一千年便化为龙。因而蛟是蛇的高阶
形态，并且带有水神的神格，白蛇水漫金山，也是保留了蛟的
神格，“水注洛城”也可视为佛教故事与本土传统的碰撞融
合，为后世白蛇故事里的“水漫金山”提供了参照。

还有流传在江淮地区的“泗州大圣锁水母”故事，元代陶
宗仪《南村辍耕录》云：“泗州塔下,相传泗州大圣锁水母处。”
泗州大圣即唐代高僧僧伽，俗传僧伽在泗州降伏了水母，水
母又称水母娘娘，是淮河水神，她爱上了泗州的书生，却遭到
拒绝，于是发水淹没泗州。民间传说，水母娘娘挑着两桶水，
走在泗州道上，桶内装的是五湖四海之水，一旦倾泻出来，东
南半壁将成为汪洋泽国。当时僧伽路过，来向水母讨水喝，一
张嘴便吸干了两桶水，水母大惊，与之战，终不能敌，被僧伽
锁在了泗州塔下。这则故事的内容就是僧与妖大战，遏止住
了水患。

“降伏水怪”的故事模型，均以水妖作怪为开端，而最后
法力高强的仙人收服妖怪，平息水患，这些故事可看作是白
蛇故事的“前传”，最终发展为白蛇与法海斗法的“水漫金山”
桥段。

故事定型

白蛇故事的雏形，当属宋代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此
篇见于明代洪楩编纂的《清平山堂话本》，较好地保存了宋元
话本的原始状貌。《西湖三塔记》的主人公名叫奚宣赞，生活
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家住临安府涌金门外，其父曾在岳飞
麾下任统制官，人称奚统制。奚宣赞清明节游西湖，被骗进
了妖怪巢穴，被迫与白衣娘子成亲，险些丢掉性命，所幸宣赞
有个叔叔奚真人在龙虎山学道，最终施展法术，救出了宣
赞。原来白衣娘子是白蛇，其女卯奴是乌鸡成精，家里的婆
子是水獭成精。奚真人将三妖打回原形，装在一只铁罐内，
安在西湖底下，又建造三座石塔，用来镇压三妖，这便是西湖

“三潭印月”的三塔。奚宣赞与后世故事中的许宣、许仙音
近，白蛇故事的男主人公呼之欲出。

此后西湖白蛇故事在民间流传，一直到明末冯梦龙作
《警世通言》时，作了一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标志着白
蛇故事的定型。故事设定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临安，药铺的主
管许宣游览西湖，遇到白娘子和丫鬟青青，与白娘子互生爱
慕，私订终身，后因白娘子盗取府库官银案发，许宣受到牵
连，被发配到苏州，白娘子一路寻至苏州，与许宣成亲，不
久又因白娘子盗取府库细软宝物为许宣做新衣，许宣穿着
新衣出门，又被官府捉拿问罪，发配到了镇江。此后许宣
对白娘子多有疑惧，在法海和尚的唆使下，许宣用钵盂罩
在白娘子头上，使其现出蛇形，而丫鬟青青是西湖内的青
鱼精，法海将二怪镇压在雷峰塔下。与后世流传的白蛇故
事不同，冯梦龙所写，延续了《西湖三塔记》的主题，仍是
妖怪迷惑人的故事，“水漫金山”的情节尚未出现，两次盗银
盗宝的事件，说明白娘子的妖性未除，但白娘子自称“不曾杀
生害命”，尚存有善念。法海和尚留了几句偈语点明了小说
的主题：“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
扰，身端怎有恶来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湖三塔记》的故事地点未出杭
州，自始至终一直在西湖左右，冯梦龙的故事则是以杭州为

起点，又旁及苏州、镇江，地点的转换，或许暗藏故事传播的
秘密——由杭州传出，各地有了不同版本，而最终融合到一
处，故事的地点也随之闪转腾挪。白蛇故事由地方经验跳脱
出来，不再局限于一地一隅的乡野口耳之谈，而是拓展到整
个江南地区，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开枝散叶

受到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影响，清代又出现了
一系列白蛇故事的文本，比如乾隆年间方成培的剧本《雷峰
塔传奇》，增添了“求草”的情节，是说男主人公许宣看到白蛇
现出原形后吓死，白蛇去仙界盗取仙草救丈夫，与白鹤童儿
作战。另外还有一折“水斗”，是白蛇为救许宣而发大水与法
海争斗，即民间所说的“水漫金山”。通过这两场大战，白蛇
敢爱敢恨的性格得以饱满起来，她为了救丈夫，全然不顾性
命，验证了爱情的忠贞，同时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
赎，白蛇的风评由此产生了逆转，其妖性逐渐退去，人格魅力
日渐丰满。嘉庆年间的弹词话本《义妖传》中直接称白蛇为

“义妖”，并且首次使用了“许仙”这个名字，主人公出场自我
介绍道：“小可姓许名仙，字汉文，祖籍浙江钱塘县人氏。”然
后也有“盗草”“水漫”等回目，此处的白蛇也成为至情至性的

“义妖”，相应地，降魔除妖的法海受到人们的嫌恶。
清代玉山主人的小说《雷峰塔奇传》中，许仙的姐姐许娇

容、姐夫李公甫等名字相继出现，后来电视剧《新白娘子传
奇》的相关人物名字便是参照此处，小说的故事情节更为丰
满。清末民初梦花馆主的通俗小说《白蛇全传》堪称白蛇故
事的集大成者。该书共有二十多万字，篇幅可谓宏阔，作者
将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加以整理，主线之外又能横生枝蔓，
情节引人入胜。比如法海和尚前世为蛤蟆精，它的舍利子被
白蛇盗走，于是怀恨在心，所以后来刻意破坏白蛇与许仙的
婚姻。这种民间视角下的故事情节自洽，为人们喜闻乐见。
在《白蛇全传》中，水漫金山之后又敷衍出许多情节，比如小
青逃脱，修炼成九把飞刀，找法海寻仇。另外，许仙与白蛇之
子是文曲星下凡，考中文状元，后来救得母亲出塔，小青亦配
许仙为侧室，生有一子，是武曲星下凡，许家一门之内，竟然
出现了文武双状元，世俗的荣耀达到极致。到最后许仙和白
蛇、小青三人功德圆满，飞升仙界。富贵满门的大团圆结局，
很能迎合普通民众的情感诉求。

《白蛇传》作为戏曲的题材，也出现在京剧、越剧、豫剧等

曲种中，深受观众喜爱。受到戏曲的影响，民间年画、皮影、
剪纸中也多有《白蛇传》的艺术形象，多选取“水漫金山”的经
典场景，这是整个故事情节冲突的最高潮，法海的金钵、白蛇
的宝剑在半空中飞舞，法海坐在山上，白蛇与青蛇乘船在水
中，船周围又有一众虾兵蟹将手持兵刃冲杀，这是白蛇从东
海龙宫请来的帮手。在杨柳青年画中，甚至出现了小青强势
归来，战败法海、掀翻雷峰塔的情节，足见民间的情感所向。

到了影视时代，白蛇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和荧屏。首部
白蛇题材的电影《义妖白蛇传》于1926年上映，由胡蝶饰演
白素贞，可惜的是，该电影的拷贝没能流传下来。在徐克导
演的《青蛇》中，法海的形象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粤剧
电影《白蛇传·情》则以惊艳的特效还原了水漫金山的壮烈，
此外又有《白蛇：缘起》等动画电影。最为经典的当属1992
年播出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该剧融合了玉山主人《雷
峰塔传奇》和梦花馆主《白蛇全传》的情节，由赵雅芝、叶童、
陈美琪等主演，并且加入了音乐元素，以新黄梅调的唱腔为
主，唱段优美动听，遂成为一代经典。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白蛇故事。在不同的时代，
人们从不同角度的切入，会使古老的母题产生全新的意
味，因而有了多样的阐释空间，这也是白蛇故事经久不衰
的秘密所在。

“博物馆热”有深意
●张贺

乙巳春节，全国各大博物馆人如
潮涌。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5年春
节假期初一到初七，全国博物馆接待
观众7264.87万人次，日均接待观众超
1000万人次。“博物馆热”为喜庆团圆
的佳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这
所学校所要培育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博物馆所培育的应是自信自强、
拥有文化自信的人。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
的气度，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独特深
刻的思想理念、巧夺天工的工艺瑰宝，
无不散发着中华民族自信、从容、优雅
的精神气息。博物馆以文物实证中华
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步入博物
馆，无论身份高低、学识深浅，每个
人都会在历史的光辉中，感受到源自
内心的自豪与自信。文以化人，中华
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培育了自信自
立自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儿女的精
神命脉和精神家园。徜徉于博物馆，
沉浸于中华文化之中，一定会促使参
观者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
立自主。

博物馆所培育的应是通古达今、
具备历史眼光的人。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马平川，而总
是在曲折中前进；人生的道路也不会
是一帆风顺，难免有起伏、风雨。因此，
在面对惊涛拍岸的挑战或复杂严峻的
困难时，应更加理性和从容。古人释

《周易》认为，“易”有三义：简易、变易、
不易。世界日新月异，万物流变不息，
而大道至简，规律可循，唯有在变革中
坚守原则，方能处变不惊，勇毅前行。

具备历史眼光，使人着眼于长周期发
展变化，而超越眼前的得失成败。博
物馆浓缩历史，参观博物馆会启示人
们，历史属于顺应历史规律和时代潮
流的人，唯有自强不息，才能创造未来。

博物馆所培育的应是知美爱美、
具备审美素养的人。美，是衡量一个文
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
一个富于美感的民族，美的意识诞生
之早，美的创造之辉煌绚丽，美的开掘
之深刻高远，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突
出的。走进博物馆，一大感受就是美不
胜收：商周的威严之美，春秋战国的朴
拙之美，秦汉的豪放之美，唐代的雍容
华贵之美，宋代的优雅清丽之美……
令人目不暇接。中华民族自古就追求
和谐之美、意境之美，提出“美善合一”
的理论，为世界美学贡献巨大。中华民
族把美融进了日常生活，举凡一砖一
瓦、一屋一室、一杯一碗、一衣一履、一
笔一画，无不承载美、托举美、展现美。
今天，很多以传统纹样为灵感开发的
文创产品风靡一时，购买者纷纷赞叹

“老祖宗审美在线”。博物馆是美的集散
地，陶冶性灵、涵养品位，让人在欣赏中
提升审美素养。

今天，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一种时尚潮流。每年全国参观
博物馆的人次超过 14 亿。这是多么
可观的数字，世界上有哪所学校能吸
引和培育这么多学生？

博物馆是一部读不完的百科全
书，也是一座永远敞开大门的学校。
随着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博物馆
这所大学校必将培育出更多具有文化
自信、历史眼光和审美素养的时代新
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绵绵不尽、生
生不息的力量。

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参加在山
西临汾举办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写下了“华山
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4句诗。这几句诗在考古界流传
甚广，其中“燕山龙”是指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
雕C形龙；“华山玫瑰”则是指在仰韶文化时期庙
底沟文化中经常出土的彩陶上所绘制的花卉纹
样，盛行于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区。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
间，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向北贯穿山西省，到今内
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折向东，直至今辽宁省西南部辽
河一带，存在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北方“龙文
化”与中原“华文化”二者之间进行过频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如
赭石、氧化锰、瓷土等为颜料，描绘出纹饰之后，再
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陶器。中国的彩陶大约
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遗址
都位于黄土地带，这或许与黄土地带稳定的农业
生活及丰富的陶土资源等有关。

彩陶在仰韶文化时期曾经广泛分布，并形成不
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学家根据其时代和地域差异，又

将这些不同地域特色的彩陶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文
化。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
类型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心的
马家窑文化的大漩涡纹彩陶等，多种多样的彩陶，称
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百花齐放。

庙底沟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
今约6000年到5500年，以独具特色的“花瓣纹”
彩陶为标识，波及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
大海、西达甘青。考古学家卜工认为，“在偌大的
区域里，在众多的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
始终那么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般鲜明，使
人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这种“文化共
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融
合。考古学家陈星灿称其为“早期中国文明的第
一缕曙光”。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也较之
前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渭河流域的关中，仰韶时
代遗址达1300处，其中庙底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
分。聚落的规模也从数万平方米到几十万平方米
不等，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约100万平方
米；其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
的周长约 1945 米，壕宽 9 米—13 米，深 2 米—4
米。挖掘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土方量达11
万立方米，考古学家王炜林认为，“这等规模的工
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
与之前半坡文化姜寨遗址2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
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
现等级分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晋南
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农业的
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导致文化的扩
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播。如果以《史记·五帝
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
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
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会
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
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考古学家孙庆伟
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一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在1977年于山
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陶盆，是山西
发现的最完整的史前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绘制
了两组红底黑彩的缠枝花瓣纹。这件彩陶盆上的
花纹简洁灵动、色彩鲜明，堪称庙底沟类型彩陶艺
术的经典之作。整个器形就宛如一个待放的花
蕾，柔和中又蕴含着奔放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那
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
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
挣脱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是经过精
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
器的装饰艺术——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
装饰部位》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
理念：由于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盛物时，

“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引致主要花纹带的
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
与苏轼在《私试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
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这样一个花蕾终究还是枯萎了。
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以灰陶为

主的龙山时代。这是一个让我从本科时代就感到
困惑的问题，因为从直观的视觉效果来说，彩绘可
以表达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从简单到复杂，
那么应该是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层学
证明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时代要早于色调简单的
龙山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来请教过一些学者，都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读到艺术史家巫
鸿新著《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的一段话：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则被龙山文化的
一支所占据，该文化来自东部，以制造带有印纹与
凸纹的单色器皿为特征。因此当青铜艺术在这一
地区随后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时，青铜器以铸造
而非彩绘作为主要装饰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绘红陶，可能更多的原因不是技
术，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
欢那个百花灿烂的时代。

6000 年前的“花瓣纹”彩陶：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杭侃

杨柳青年画《开药铺》（局部）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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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埠年画《许仙游湖》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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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蛇 故 事 的 演 变变
●盛文强

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
陶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